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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问题

高兆明

2012-4-9 14:14:21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成都)2011年10期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民族文化主体”与“民族文化保护主体”的概念分析，揭示：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基石是多民族文

化间的平等与尊重，其核心是少数民族自身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与主体性精神的培育。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主体 

  作者简介：高兆明（1954－），男，江苏盐城人，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伦理

学基本理论及其应用、生命哲学、价值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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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论文在坚持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立场前提之下，探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主体性问题。本文的旨趣并不在于一

般地申明国家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中的主体地位，而在于揭示：少数民族自身的主体地位与主体性精神是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中的

关键因素。 

  一、民族文化“主体”：自然主体与文化主体 

  民族文化“主体”问题，核心是民族文化本体问题。 

  在抽象意义上，民族文化“主体”有两个内在统一的基本规定：其一，特殊自然种族意义上的自然主体；其二，具有特殊文

化内容的文化主体。前者所揭示的是民族文化的自然生命物质前提，焦点是自然生物性；后者所揭示的则是民族文化的本体、本

质，焦点是社会人文性。 

  作为特定民族文化承载的那个特定民族，当然是那个特定民族文化的“主体”。没有了特定少数民族这一物质性的“主

体”，少数民族文化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是空中楼阁。然而，文化保护意义上的文化“主体”，又并不简单地是一个

种族自然生命体存在的问题，而是文化生命体存在的文化本体问题。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民族文化，当然有其民族主体，有其民

族的自然生命规定性（诸如种族、肤色、形体乃至遗传基因等方面的具体规定），离开了这些具有自然生命规定特征的民族，民

族文化本身就失却躯体与承载。然而，民族的这种自然生命规定性只是为民族文化及其存在提供了一种纯粹自然生命的前提，或

者换言之，提供了一种自然基因意义上的种族生物体。只有这种具有自然生命规定的具体种族，与作为这个民族借以区别于其他

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乡音乡色等直接融为一体，这个自然生命体才成为现实的文化（文明）存在，成为文化

主体。 

  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乡音乡色等等，与（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是同一概念。离开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

语言文字、乡音乡色，就没有这现实的（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时下人们在描述移居欧美的第二、三代华人时常用的“香蕉



人”（黄皮肤，但骨子里却是地道欧美生活方式与思维习惯）术语，就从一个侧面鲜明生动地对此做了证成。 

  这样看来，关于民族文化“主体”规定的自然主体与文化主体两个方面的内在统一，就应是以文化主体为核心的统一。 

  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当然首先是保护作为文化承载的少数民族这一现实民族主体，不过，就其要旨而言，关键并不在于少数

民族作为自然种族族群的存在，而是作为那个鲜活文化主体的存在，是在保护其独特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乡音乡色

意义上的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保护意义上的保护少数民族，核心是保护作为这种文化鲜活存在的文化主体。 

  二、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主体：内生主体与外在主体 

  “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主体”，与“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存在，是大家庭中的文化宝藏之一，这个民族国家中的所

有民族都有责任尊重、保护自身大家庭的民族文化。因而，在此意义上，一方面，作为整体的民族国家就有保护包括少数民族文

化在内的每一个具体民族文化的责任；另一方面，在这多民族国家中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责任尊重与保护包括自身在内的每一个

具体民族文化，尊重与保护每一个具体民族文化，就是在尊重与保护自己这个民族的文化。 

  这样，就“民族”的角度言，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就是一个具有多样性规定的概念：其一，作为整体的民族国家

“主体”；其二，在民族国家内相对于某一特定少数民族而言的其他民族“主体”；其三，特定少数民族自身“主体”。 

  作为整体的民族国家“主体”，所揭示的是国家责任：国家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活动中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国家在保护少数

民族文化中应当且必须认真担当起自己的责任。作为相对于某一特定少数民族而言的其他民族“主体”，所揭示的是伙伴责任：

作为大家庭中的民族伙伴，有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尊重与保护的责任，这种责任不仅仅是自身对于多民族国家大家庭维护之责

任，亦是此具体民族文化的自我尊重与保护责任。因为，只有在彼此尊重与保护的多民族文化环境中，每一个具体民族文化才有

可能真实地被尊重与保护。作为特定少数民族自身“主体”，所揭示的是少数民族自身的自我责任：作为特定少数民族自身有责

任使自己作为主体存在、具有主体性精神，在保护自身民族文化中发挥主体性作用。 

  正如前述，一个民族的文化存在于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乡音乡色等中，少数民族的文化只能通过少

数民族自身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乡音乡土等，才能成为鲜活真实的。一切来自于特定少数民族以外的诸多主体，

无论是国家还是其他具体民族，对于此少数民族文化的关心、保护活动，都只有通过此少数民族自身才能发挥作用。在此意义

上，国家与其他具体民族作为此特定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主体，相对于此特定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保护而言，还只是外在主体，而

不是内生主体；只有此特定少数民族才是此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内生主体。尽管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中，来自于国家与其他诸民

族的关心、尊重、帮助必不可少，但是，真正能够使特定少数民族文化富有生命活力、进而在生长的意义上保护此民族文化的，

只能是此少数民族自身。离开了此少数民族自身的主体性意识与主体性地位，任何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努力，往往是事倍功半，

或者只是善良愿望，甚至事与愿违。 

  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中，应当避免将外来的善良意志强加于特定的少数民族——即使这种善良意志本身是真实、真诚的。因

为，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就是那个民族的生活、历史、认知、情感，甚至就是那个民族的鲜活人性内容。对同一特定具体民族

文化，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认知、价值判断与情感。在一个民主的多民族国家中，对于不同的具体民族文化，首先需要的不是

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简单比较，而是一种平等、尊重的态度：平等地对待其他民族，真诚地视为平等主体，并尊重其他民

族的民族文化。尊重少数民族，尊重少数民族的主体性地位，尊重少数民族文化，这是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活动中的基石。 

  三、现代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挑战与应对 

  当我们说要“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时，事实上隐含着一个前提：少数民族文化事实上已处于一种弱势状况—正因为是处于弱



势，所以才要保护。当然，理解造成这种“弱势”的根本原因，不应当简单地局限在“少数民族”的解释上，而应在“现代化”

中的少数民族这一更为深刻的角度来解释。 

  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中有几个值得重视的关系：其一，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其二，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其三，他者的保护与

少数民族自我保护的关系。 

  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问题。尽管我们可以对现代化本身提出诸多反思，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现代化是

人类、民族—国家文明演进的必然环节。现代化，一方面意味着对既有传统生活方式的否定；另一方面，意味着开始创造一种新

的传统。现代化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多样性的过程，而且同时还是一个社会既有多样性消失的过程；现代化过程不仅仅是

器物的现代化，更是制度、观念、精神的现代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既有传统总是要被打破的。 

  在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占人口多数的汉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已无情地丢失了自己诸多传统的生活方式、价值观

念——即便是那些保留下来的，大多也已是经过人为雕刻的“伪”传统，失却了原有的内容与意蕴——少数民族的状况难能例

外。不过，现代化与传统关系这个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问题，在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有其特殊性。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过程

中，不仅仅受到来自现代化的冲击，亦有可能在现代化浪潮的挟裹之下使少数民族本身的劣势充分显现，进而被彻底吞没——欧

美近代以来的历史亦已从一个侧面对此做了揭示。 

  这样看来，现代化过程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就不是静态、观赏性质的，而是动态、发展、建设性质的。少数民族文化的

保护，首先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基于内在生长性的自我建设。离开了少数民族文化的这种发展、建设，少数民族文化本身

就会失却时间性，进而在历史中终止。 

  文化是活的生命体，一旦失却了生长、生命，文化就至多是一种遗存，而不是那个活的文化生命体。文化保护的最根本之

处，在于文化的生命、生长性。此生长性可能是面对外来压力的主动调整，也可能是在外来压力之下无可奈何、不得不采取的消

极适应。汤因比关于文明在成功应对挑战中演进的思想，亦适合少数民族文化保护问题。一切外源性的压力，只有成功地转化为

内在生长的环节，少数民族文化才有可能获得生机。在现代社会，少数民族作为自然种族族类的持存并不难做到，难做到的是作

为鲜活文化主体的持存。我们甚至不能排除以下可能性：特定少数民族仅仅作为自然种族族类存在，而不是作为那种文化的鲜活

主体存在，进而在失却其（原有民族文化的）文化主体的意义上失却主体性——这在人类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并非罕

见。使少数民族文化获得内在生长的生命力，这是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根本途径。 

  因而，尽管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是整个民族大家庭的责任，但是，正如前述，一切来自于国家、其他具体民族的关心、尊

重、保护措施，都必须通过特定少数民族自身的主体性活动变为现实。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主体意识与主体性精神培育是关键。

既不能以外在的善良意志取代少数民族自身的自主选择，也不能以外源性的“输血”代替少数民族自身的“造血”功能。 

  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活动中，必须正视如下重要问题：既不能因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传统）而使少数民族隔离于现代化过程

以外，亦不能因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传统）而淡漠少数民族作为主体自觉选择分享现代化成就的权利。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其现代

化过程中，只有使每一个民族都能公平地分享现代化的成就，才能维护民族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对此问题的合理解决方向只能

是：每一个民族彼此间的平等与尊重，以及基于这种平等与尊重的少数民族自身作为主体的主体性选择。 

  在当代中华民族现代化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经受来自两个主要方面的冲击：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所曾揭示的那样，商品以

无情的方式打开一切古老厚重的大门，冲决一切既有的传统与习俗；商品经济所到之处，以摧枯拉朽的气势迅猛地将社会的各个

角落纳入全球化、世界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普及与应用，通过挟裹少数民

族年轻一代使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进入“主流”生活的方式，迅速地吞噬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以及既有习俗、技艺与生活

方式。尽管我们可以合理地对这两种现象做出某种解释，并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但是，我们应当承认这两个

方面的冲击给少数民族文化保护问题本身提出了极为艰巨的难题。 



  这样，无论我们在情感上是否能够接受，但我们却不得不直面如下可能：在现代化过程中，某些作为鲜活存在的少数民族文

化可能或迟或早地从历史上消失——而由于文化自身的原因，人类无法如同保护白暨豚或大熊猫那样，以某种技术手段加以复

制、保护。 

  这样，关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问题的思维，就有两个虽不同层次、但不可或缺的基本方面。 

  其一，少数民族文化活力之源的保护。这即为前述文化本体意义上的主体、主体性精神培育与确立，即为少数民族自身在少

数民族文化保护中的主体地位与主体性精神。它所立足并要解决的是哲学理念与多民族国家中的政治关系。 

  其二，社会学意义上的抢救性挖掘与保护。它所立足并要解决的是技术性层面的保护。是要用一切可行的现代科学技术手段

挖掘与保护一切有形的与无形的、精神的与物质的少数民族文化财富。其中尤其是语言与文字。文化保护，就其内容而言，当然

无所不包，然而，生活经验及其历史，以及蕴含其中的知识与精神，则是核心。根据杜威的思想，词语构造并表达经验。任何语

言词语都是一种知识与经验。特定语言词语是一种知识与经验的表达，词语的消失就意味着由那种词语所表达的知识、经验的消

失。在此意义上，语言文字是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核心之核心。殖民地时代殖民主义者的诸多做法，从反面揭示：一个民族要在

文化上存在，就必须拥有自己的语言与文字。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已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手段，使我们能够让那些濒临灭绝的少数

民族语言文字、乃至生活习俗与独特技艺等，在技术媒介中长存，重要的是有紧迫感与现实行动。 

  在现代化过程中会有某些少数民族文化的消失，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历史过程与历史事实。不过，对于我们当下人而言，却

必须在人类文明、中华民族文明的高度负起责任，尽可能地保护、挽救少数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我们要通过努力，至

少使这个无可奈何的过程尽可能平缓，至少要以尽可能的方式记录、传承下已有的少数民族文化，使其在人类文明宝库中占有一

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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